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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写文学史”的民间文学与地域文学问题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

化，随着该学科边界的不断外移及与相关学科交叉

的扩大，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相关范畴也越来越丰

富，越来越复杂。像民间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

区域文学史、地域文学史、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等等。过去我们对这些范畴的重视大多落实在文学

史写作实践中，至于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与边界，它

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和探讨，

如何在文学史叙述模式与史学建构中实现突破性的

进展，尚有待深入，实绩少见。上述几种文学史形态

实际上彼此有交叉，史学叙述的视角也有极大的不

同，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分类。这里试图从理论

上提出地方路径与“重构文学史”的问题，有必要先

从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谈起。

新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

是客观实际的存在，也是文学史史实。从文学史写

作的理论上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会引发更多的值

得人们关注的话题。实际上，民间文学和新文学是

两个相对独立甚至是有点对立意味的概念范畴。一

般说来，当我们单纯地提到民间文学的时候，主要指

的是口头的文学，并且不像新文学创作那样有一个

现代文人作者，即民间文学的产生是集体性的。民

间文学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其口头性、传承性、集体

性等基本特点决定了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新文学有着

本质的不同。当我们提到“新文学”的时候，主要指

的是作家文学，即新文学作家创作的文学。我们说

的“新文学史”指的是作家文学史，必须是作家写作

的文学才能进入新文学史叙述的视野。而无论是原

生态的民间文学，还是经过改造了的民间文学，它们

一般不会进入新文学史的写作视野。实际上，在现

代学科体制之下，我们也不难发现，一般研究新文学

的人不会去写民间文学史；反之，主攻民间文学研究

的学者也不会关注新文学史，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

属于单独的一个学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史写作与民间

文学无关。因为民间文学与新文学作为两个相对独

立的范畴，同时又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发生影响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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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范畴。新文学创作影响或者改造着民间文学，而

不同的民间文学也影响着不同作家的新文学写作，

甚至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和长久地影响着某些作家

的写作。从理论上说，当我们讨论中国新文学与民

间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最需要探讨的重心在于民间

文学对新文学史的影响这一层面上。

那么，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和考量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当然，我们

也可以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民间文学，比如我们应

该有20世纪的新的民间文学史。但是，那是从民间

文学的学术立场出发的，是民间文学史家应该关注

的问题，是另外层面上的学术命题，不是这里要讨论

的问题。我们要谈的是新文学史写作，也就是从新

文学史写作的学术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是主要的

学术命题之所在。这一命题也就是要如何考察民间

文学之于新文学的作用、意义的问题，这其实是多年

来新文学史写作中被忽视的问题，其中遮蔽了不少

的文学史嬗变的深层内涵和内在逻辑。

那么，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应该引

入一个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即“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属于作家文学，也属于新

文学史的范畴，不再属于民间文学，但地域文学又是

受到民间文学深刻影响的新文学写作。比如，被传

唱了几千年的《格萨尔王传》至今仍然被传唱，是“活

的”史诗和民间文学。新文学史不会将它纳入文学

史叙述的对象范畴。但阿来创作的长篇小说《格萨

尔王》却是新文学史不能绕过去的文学文本，就带有

浓厚的地域文学的性质。我们有理由重视地域文学

在新文学史写作中的作用。

于是，这里就引出下面将要讨论的更重要的问

题层面。我们过去虽然也说新文学史写作要重视地

域文学，要重视地域文学史。但是过去的那种重视

方式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重视方式上存在着一系

列习焉不察的缺陷。具体而言，我们已有的文学史

叙述对于地域文学史的重视，往往集中体现在民俗

风物、方言俚语、地方文化传统这样几个方面。挖掘

出这样的地方性、地域特征，便似乎完成了对于地域

文学的考察任务。而对于这些地方性背后的思维方

式、面对生死悲欢的反映方式、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文

明之间所采取的独特的价值呈现方式，等等，则无意

深究。这些层面正是本文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二、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

早在1923年，周作人专门写了一篇专论“地方与

文艺”的文章，起因即在于他发现“五四”新文学虽然

“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仍然觉

得还有不足。为什么呢？这便是因为新文学有一种

新的倾向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即“太抽象化了，执

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

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

一个单调。”①而要改变个性不足、单调有余的缺陷，

就要做到“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

性”。周作人以敏感的嗅觉发现，那些带有普遍性

和抽象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的要求，实际上成了对

新文学的“一种普遍的约束”，一种“自加的锁杻”。

可见，周作人早就深刻地注意到一个理论上的问

题，即在个性、地方性与普遍性三者之间，必须经由

地方性，才有作家的个性可言，即所谓“土里滋长出

来的个性”②，而普遍性或者说现代性的宏大观念与

普遍性，并不必然地给作家带来审美个性，它们与

个性的创造性相距甚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地方

性即个性。

由此进一步引申，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从

地域文学史与国家文学史的关系来看，过去在“重写

文学史”的过程中，在史学思维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量”上的错误认识，即把整

体的现代文学史视为不同的地域文学史的总和。这

正如李怡所注意到的：“如果说过去区域文学、地方

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补缺’中国文学史遗落的局部，

归根到底是用各个地方的文学现象来完善中国文学

的总体景观，地方始终是作为‘文学中国’的补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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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解读和认知，区域的意义存在于‘文学中国’的

总体经验之中。”③这就有点像“地图思维”，即由不同

的地方版块叠加而构成整体版图。

第二个问题关乎“质”的先在观念，即认为不同

的地域文学史只有被纳入整体文学史的宏大体系

中，才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有被充分地“格式化”以

后，才能判断它为整体文学史提供了多大贡献。这

在地方文学史、民族文学史乃至门类众多的华文文

学研究等不同形式的“重写文学史”中都有较显著的

表现。有学者深刻地注意到：“民族文学史的叙事除

了表达发展的历史观，同时还要表达各民族文学被

纳入中国文学总体叙事的历史过程，而这正是民族

文学史叙事模式最重要的隐喻功能。通过对近现代

民族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时段的统一划分，地方民

族文学最终融入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现代性整体进程

之中，地方民族文学成为民族国家文学宏大叙事的

一部分，从而取消了狭隘民族情感和地方民族主义

的表达机会。”④当然，地方民族文学被归整之后，丢

失的应该不仅仅是狭隘民族情感和地方民族主义思

想，它更多的是必然屏蔽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和创造性。这一倾向使得文学史写作越要重视地域

文学，越丢失了地域文学的实质，反而遮蔽了更多的

问题。

就华文文学史研究来说，充满反思意识的学者

已经开始不满足于多年来形成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及

其隐含的史学思维定势。有学者就充分意识到，从

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阐释模式到饶艾子、费勇的

华文文学整体观和“美学中国”概念，从陈辽、曹惠民

的“百年中华文学一体论”到黄万华“20世纪世界华

文文学史”的构想，等等，它们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

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模式。它“已经长期

地左右着我们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范式和路

径我们姑且称之为华文文学的‘大同诗学’/‘共同诗

学’。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反思多年来

形成的‘大同诗学’观念的意义、贡献与限度，以及如

何重新建构更具阐释能力的‘共同诗学’范式则是更

重要的工作。”⑤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华文文学

更容易显示其“地方”性特质，因为其创作门类繁多，

相对独立的地方特色更加显明；而我们通常说的现

当代文学史以汉族与汉语言文学为核心，其地域与

地方色彩，包括不同层级的大小地域、较大地域范畴

之内更多的较小地域，更容易被忽视和遮蔽。

前些年已经有学者发出“重写文学史的终结”的

慨叹，其中的失望应该与史学思维的瓶颈难以打破

关系密切。正是由于过去“重写文学史”对于地域文

学的认识、处理和史学叙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

性，笔者这里用“重构文学史”来取代，强调“重构”也

正是为了强调从根本的史学思维上进行反思，强调

的是一种深层结构上的重写。具体到本话题，那就

是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换言

之，我们必须让地域文学史与整体文学史回归到本

来存在的动态的、交互的、平等的关系之中。正如有

学者意识到的华文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二元

化观念过于静态，而人们对世界华文文学几大中心

的描述也往往是非历史性的。”⑥其实在现当代文学

史写作领域，这种静态化的问题同样存在，其缺陷程

度犹过之而无不及。

国家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严格说来，二者不存

在层级的区分，而是文学史书写的不同视角而已。

二者无论在思想的挖掘上，还是在审美的考察中，都

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联想一下相关的问题域，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比如很少有人把世

界文学史视为一个整体，也不会简单地将各个国家

或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区的文学史之和等同于世界文

学史。同时，我们在考察外国文学时，也会比较理性

地尊重不同的文化模式与文明取向，并不刻意去追

踪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方向是什么，最高价值是什么，

甚至也不认定有这样的普遍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

方向存在。但当我们处理国家文学与地域文学时，

就容易受制于两种先验观念，要么是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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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影响，要么是无条件地服膺现代性的宏大叙

事，自觉主动地接受普遍价值的统摄。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同样有说服力。在我参

加的一次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有一个同学提交

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湘西作家群的湘西书写”，在

其内容设计中，所谓湘西作家群其实主要是以沈从

文为核心，其他作家涉及很少。老师们讨论后一致

认为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不好，还不如直

接将题目改为“论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这样一改，

题目好像是小了，其实恰恰相反，修改后的题目反而

更有力度和深度，反而更显大气厚重，更显学术价

值。这位博士生非常认同这一修改，并自我解释说，

他原来也想以沈从文为论题，但是由于担心题目有

点儿小，因此临时又补充了一些沈从文之外的作家，

以为这样才能使选题显得大一些，并且有更多的新

意。但现在看来这是陷入认识的误区，用湘西作家

替代沈从文反倒小家子气。这也就意味着，沈从文

虽然可以说是属于湘西作家群，但是在文学上，沈从

文作为一个符号，反而远远大于和高于湘西作家群

这个概念。湘西只是世界版图上一个小小的点，而

沈从文却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这个例子说明，在

文学史叙述中，单个作家并不一定小于区域，某个区

域也并不必然地小于国家，他们完全可以是平等的，

有着交互的、动态的、互补的、不可彼此取代的复杂

关系。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区域也

构成一个文学的世界，而国族文学史也好，整体文学

史也罢，也只能说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各个文学的

世界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必然地存在着以

前以为的后者包含前者的层级大小的关系。李怡在

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

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

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

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⑦这一观

点虽然不是针对文学史思维范式的变革而言，但其

思想理路实在应该引起有志于在理论上“重构文学

史”而非在实践上沿袭“重写文学史”思路的学者们

充分的重视。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以后，不少批评家质疑他的文学创作存在着思想深

度与作品分量不足的问题。但学者贺仲明有自己独

特的阅读感受和学术观点。他认为其作品浓郁的地

域性，即强烈的巴黎印记，是莫迪亚诺创作的重要特

征和优秀文学品质之所在。其地域性一方面表现在

浓郁的巴黎地理印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作

品的人物命运和生活轨迹普遍”几乎无一例外地“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巴黎历史有着或明或暗的关

联”。也就是说，“作品虽然写的是个人命运和个人

故事，但实际在整体上投射着巴黎这个地域的历史

和文化”。⑧由此，他精辟地指出：“人与物、历史与现

实、地理与时间……就像密密麻麻的巴黎大街小巷，

充满曲折和幽暗，历史文化和人性命运中的委婉玄

妙，所有的因素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从精神到物

质，从个体到整体的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巴

黎社会和文化的图画。”⑨在这里，贺仲明从学理上探

究了地域性何以会有那么强的文学魅力，即地域性

深刻地满足了文学的个性需求、独立性价值以及生

活深度认知的需要。这一研究聚焦于地方路径本

身，其结论自然与那种以整齐划一的现代性价值为

审美标准的批评模式大为不同。

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触及一个宏大的思想命题，

但其地方路径却千差万别。可以触及的思想命题是

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也可以照搬的，但地方路径却完

全是个性的和创造性的。可以说，文学创作中地方

路径的文学史价值远远高于文本所蕴含的普遍价值

或现代性意义，后者是概念化的，前者却是鲜活的；

后者是可以想象和屈指计算的，前者却是细微到存

在的每一个毛孔中去的，是不可复制的。比如，陈应

松的长篇近作《森林沉默》是一部带有浓厚楚地文化

色彩的小说，是一部为自然立诗、为森林立言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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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是一部集浪漫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于一体的

作品。读者可以快速地进入该小说所触及的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重大命题和价值方向。探讨这些涉

及生态美学与生态价值的问题本身，其实并不能凸

显出其文学创造性之所在。真正有意义的探讨方式

是考察小说叙述为通往宏大问题域所建构的地方路

径与美学路径。我认为该小说的地方路径深刻地体

现在四重叙事中。第一重叙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

突，这是最表层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修

建飞机场对森林生态的破坏。这一层贯穿小说，始

终存在。但实际上这一冲突并不是这部小说叙事的

重心，只是这个故事展开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第二

重叙事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花仙因为得了

忧郁症到山区支教，她与社会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

的地步。第三重叙事则进一步推移到人与人的关

系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构成小说主体结构的最重

要的主线。但《森林沉默》叙事的第四重叙事才是

最重要的一层，它将审美重心落到人与自身的关系

上。这一层是以玃猴与花仙的相识相爱为主线。

花仙用人类的理性启迪玃的心智，让玃从树上回到

地上。玃则以自然的野性唤醒花仙身上沉睡的野

性。森林固然沉默，人与自身才是真相。实际上小

说展开的所有矛盾最终都落在人如何看待自身，人

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化达成某种和解，或者完成某种

对抗。

三、“重构文学史”的地方路径与“地域文化的内

部视野”

勿庸讳言，在史学思维的革命、历史重述的更新

等理论层面上，中国文学史写作已经陷入两种落后

状态。在地方路径问题的把握上，其一表现为文学

史叙述落后于作家的创作实际。相比较而言，作家

对地方路径的开拓、发现与建构，比文学史家在史学

叙述中对地方路径的发掘做得要好一些。严家炎在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序言中强调，

地域文化首先影响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而对区域

文学产生影响。地域对文学的这种影响“是一种综

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

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

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

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

作用也越大。”严家炎并没有使用“地域文化的内部

视野”这一说法，但他明确肯定由于区域文化所起到

的中间环节的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

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

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⑩因此，作家总是

自觉地或者无意识地在建构着某种程度的地方路

径，开辟着地方叙事。而文学史叙述在某种程度上

往往对地方路径，对其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视而不

见，或者无力把握，或者因热衷于静态描述而浅尝辄

止。这就必然造成文学史叙述落后于文学叙述本身

的现象。

其二，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还落后于当代历史

学家、哲学家与人类学家最新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整

体学术高度。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哲学家的主体

间性理论、人类学家对于地方知识的重构等，这在文

学史书写领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冲击和回应。但他

们提出的一些与地方路径有关的新的学术范式、研

究范式，对我们真正深入“重构文学史”有着重要的

理论启示和路径启发。

比如历史学家鲁西奇就提出来，过去的历史，重

视北方，是“北方中心说”。他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宋

元时期的京湖路一带，在北方人的叙述当中是很富

庶的；但是在南方人的叙述当中是很动乱、很贫穷

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南方人本来就富，所以在

他们看起来，京湖路则是荒凉、落后的。但是，由于

“北方中心说”或者“中原中心说”的影响，我们的历

史主流是以北方人、中原人的历史书写为主的，我们

的主流文学史和历史，对京湖路这一带的历史叙述

与南方人的叙述差异甚巨。从《春秋左传》《国语》

《史记》《汉书》到《南史》《北史》《五代史》，再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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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元史》《明史》等，这些正史，“构建了传统历史学

对南方历史叙述与阐释的基本框架”，都是在大一统

局面下对南方历史作出的重新阐释。这种历史叙述

传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外在”的想象；二是“他

者”的视角。因此这位历史学家就提出来，要重新

发现南方，要重视历史书写的“南方线索”，他使用的

是“南方脉络”这一概念，并没有使用“地方路径”的

说法，但其理路与内涵相近似，也可姑且称之为中国

历史叙述的地方路径即“南方路径”的发现问题。无

独有偶，苏童在《南方的堕落》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

“我真的跑起来了”，当我要逃离故乡，逃离香椿树

街，“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

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

的眼泪和不幸。”苏童的许多小说文本，充满着大量

的“南方意象”与南方书写，要深入理解它们同样超

越“外在”的想象和“他者”的视角，回到“南方线索”，

寻绎“南方脉络”，开辟“南方路径”。

这个“南方路径”的发现无疑证明了地方路径在

新文学史写作中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但如何有效

地开辟出“地方路径”来呢？另一个例子可以带给我

们更为有益的启示。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其《地

方性知识》中提到，有一次他到印度尼西亚去考察巴

厘岛就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发现巴厘岛的

人，死了亲人以后的那种反应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一

样。他就碰到这样一个年轻人，后者刚刚死了媳

妇。但当这个年轻人见到客人的时候，并不表现出

悲痛，而是“带着应有的微笑向人致意并以郑重的方

式向人们为他妻子的缺席而道歉，并且用一种神秘

的技巧去努力使自己平静。”这位年轻人告诉作者：

“这是你必须做的，你要极力使内心平静坦然。”作者

说，只有你亲见了这些，你“才有可能去严肃地、设身

处地地体认这种自我的概念，去体认那种你虽无缘

得见，但却深蕴其中的内在威力。”吉尔兹通过田野

调查与研究，发现巴厘岛的人，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文

化有个特点，他们对人的生死有自己的理解方式。

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就是演了一场戏，他的作用是把

历史和未来勾连起来，这就等于说，他活着的时候就

是来到了舞台上，死了就是从舞台下去了。因此那

位巴厘岛的年轻人的媳妇死了，他那种痛苦，被用一

种特殊的方式压抑下去。他把死亡、毁灭当成一个

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他这个人对生死的理解，所

以说如果你用莎士比亚的“人活着还是毁灭？”这样

的现代性思想与人文主义话题来理解巴厘岛的人，

是无效的。用吉尔兹的原话说就是，莎士比亚“在面

临人类必死的命运时的空泛的见解”“在这儿是一窍

不通的”。吉尔兹由此就提出一个克服外在想象与

他者视角的新的历史叙述理论，即“地域文化的内部

视野”。

可以说，我们要重视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路径，

就是要善于发现、挖掘和采取地方路径，吸纳“地域

文化的内部视野”。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地域文

化”不宜以“区域文化”取代。“地域”的说法更强调文

化地理学的意义，而“区域”含有行政地区的意思，带

有政治性。因此，是地域文化而非区域文化更接近

于“内部视野”的获得。

就像我们在理解沈从文的时候，往往是用现代

性的宏大视野去理解他。作为大师级的作家，沈从

文的影响极为深广。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在沈从文

的评价上常常充满着悖论。比如我们说他的《边城》

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但我们同时也说，沈从文是一个

充满了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作家。对于《边

城》的保守主义的看法，与对于《边城》的现代性评

价，构成了自相矛盾的认识。实际上，《边城》真正让

人感兴趣的不是这样两个大的层面。也就是说，我

们没有从湘西文化的内部视野去理解问题，往往会

得到很多思想矛盾的、似是而非的见解，老是解释不

清楚作家创作的本质。如果进入到“内部视野”，就

不会用保守主义、现代性或者真、善、美这些大的视

角，也即上面所说的外在视域和他者视角去阐释沈

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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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边城》通常被文学史叙述为“沈从文浓郁的

乡愁情结与深纠的情爱体验的艺术结晶，也是支撑

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心灵柱石”。在这部最负盛

名的代表作中，“作者将审美的人性形式和古拙的湘

西风情交融起来”“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

情美，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的化身的翠翠这一形

象”。其他人物，如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天保的豁达

大度、傩送的笃情专情、顺顺的豪爽慷慨，“作为美好

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从某一方面展现了理想人生形

式的内涵”。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性美、人情美不能完全

揭示《边城》的深层审美情韵。实际上，作家描述了

一种暧昧难言、欲说还休的真实状态，而这种状态的

文学意义及其价值，只有通过地域文化的内部视角

才能更有效地凸显出来。在湘西文化中，人性、人格

的最高追求是“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相较于其他作

家，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往往“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

糊涂一点”，“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

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边城》中的船总顺顺对自

己两个儿子的教育的目的便是使其学得做人的勇气

与义气。因为其作品中呈现的这份少有的独特意识

与鲜活情态，令读者沉醉其中，也把这种美好的感受

归因于其描写的人性美、人情美。但也正是这种被

地域文化推崇为最高境界的重义守信的品质，将生

命、个性的价值置于次一级的位置上。当信、义与生

命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的时候，前者就无可回避地

导致了对后者的伤害。

小说真实深刻地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

爽快：翠翠爱傩送，但是并不用言行明白表达，更不

会热烈追求，而是顺其自然，听从天命。也因此，傩

送没有真正了解她的想法，从而导致两人的隔膜。

老船夫在活着的时候由于过于爱护孙女而违背了坦

诚相待的信义，总想“要安排得对一点”，人为地给天

保设置车路和马路两种选择。在顺顺请人做媒的时

候，含糊其辞、心机盘算，而没有明确答应或者反对，

这无疑与他在女儿女婿自杀时候的平静心态是不一

样的。在得知翠翠的心意后，他更是过于积极地向

顺顺和傩送传达信号，急于促成好事。傩送和顺顺

也因为他的犹豫、多事、算计以及天保的死而对老船

夫心怀芥蒂，认为他不说实在话，“为人弯弯曲曲，不

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对其人品发生质疑。顺顺

当面警告他：“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

情，不适宜于想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老人因此备

受打击，满腹心事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

《边城》是一出发生在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悲剧，同时

也是生命难以与愚昧相抗衡的悲剧。关于沈从文笔

下的人性状态，我们也许只能说是介于两个极端之

间，一端是人性的良善、优美和仁义，另一端是人性

的贫困与简陋。至于这种人性状态处于两端之间哪

一个具体的点上，依然需要我们通过地域文化的内

部视野去进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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